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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海上南傳中國之探討 

 

蔡翼倫  

上海師範大學歷史系 

 

提要：佛教傳入中華大地的時間、路線一直是學界探討的話題，古史也有許多不盡相同的記

載。可是從海上傳入中國的論點沒有得到重視，過去我們的研究也過於重視標誌性事件的探

討。翻開史書，漢代中原與交州地區在政治、經濟上的聯繫，也隨交通的發達日漸頻繁；對

外聯絡的加強，海上道路的打通，開闢了中國南方與印度乃至羅馬的海航線；外來僧人以及

華籍信眾在南方的影響，使佛教從海上入中國成為可能。 

關鍵詞：中國佛教 歷史  海上傳播 

 

一、引言 

  佛教作為來自於印度的宗教，對中國魏晉以來的哲學、文化、藝術產生重大影響，其中

國化的過程形成中華文化思想史上不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對佛教究竟是在何時、何地，

以何種方式傳入中國卻是眾說紛紜：遠及三代以前，近至永平求法。而後者過去一直被作為

佛法東傳之始。近代梁啟超等先生對此提出異議。如今學界與教界一般以漢哀帝元壽元年（西

元前二年）作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註 1]。正因為如此，作為佛教陸上傳入的主幹道──絲綢

之路很受到重視。但是，在西元一世紀佛教從海上經由中國南方與南亞、中亞的交往後傳入

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梁啟超先生曾在《佛教之輸入》（收入梁著《中國佛教研究史》）一

文中探討過佛教南方傳入的可能性。錢穆先生在其《中國文化史導論》中也說：「從山東、

江蘇沿海乘海舶到交趾，這是海上接通印度的一條路……或許在東漢中晚期，印度佛教已不

斷從此兩處漸漸間接直接傳來中國」。本文擬從交州地區融入中國大一統政府後，由此帶來

的地區快速發展、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往以及佛教在南方所呈現的物質與歷史淵源等方面探

討佛教南傳中國的原因。 



《普門學報》第 7 期 / 2002 年 1 月                                                第 2 頁，共 6 頁 

論文 / 佛教海上南傳中國之探討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二、交州之建制 

  梁《高僧傳》卷一記載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賈移於交趾。」 康

僧會所處的時代約為漢末三國初期，他幼年都是在交趾度過，可見漢時交趾已是外國商人從

海上入中國必經之地。佛教是否有可能由印度（或中亞）商人經交州一地輾轉進入沿海地區

呢？下面我們就從歷史上的交州建制及其所帶來的影響看佛教輸入的條件。 

  秦及西漢初期建制期  交州是西漢所置，領有南海、蒼梧、鬱林、合浦、交趾、九真、

日南七郡（約在今天的廣東、廣西兩省和越南北部地區）。東漢因之。治在龍編（約今天河

內一帶），漢末為廣信（今廣西蒼梧縣）。這一地區在先秦時已與楚國有朝貢關係。秦始皇

三十五年，派任囂與趙佗「發諸嘗逋亡人幾贅婿、賈人，略取陸梁地為桂林、象郡、南海三

郡。謫有罪者五十萬人徙居焉，使與土人雜處。」[註 2]二世紀時，南海尉任囂死，趙佗繼之，

與秦絕。及至漢高祖定天下，經濟凋敝，大一統政府致力於經濟建設，無暇全力應付遠在南

方的割據勢力，於是高祖命楚人陸賈授趙佗璽綬，立為南越王。佗歲修職貢。趙佗曾問陸賈：

「我與蕭何、曹參、韓信孰賢？」 韓信事發後，蕭何更託信之子予趙佗[註 3]。到南越四主趙

興，其母為邯鄲人樛氏。所以武帝平南越前，中原與南越已有了較為密切的聯繫。 

  西漢中期以後加強期  漢武帝時，西漢進入全盛期，元鼎六年（前一一一年）漢滅南越，

分置郡縣（蒼梧、合浦、九真、南海四郡皆武帝置，鬱林、日南二郡為武帝時更名），開始

加強了對該地區行政上的管轄，納入有效的統治範圍。王莽時「交阯（同『趾』，下同）所

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異，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註 4]。這樣，非常不利於中原

政府的有效統治。到光武帝時「錫光為交址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建立學校，導

之禮義」[註 5]。這種教化首先要有一批能幹的知識份子進行行政上的管理、禮義上的教導，

同時更要有一般民眾的遷徙。如前舉之任延，少時即被號為「任聖童」並且「顯名太學」[註 6]。

漢末三國以後，由於中原的戰亂不息，像《牟子理惑論》所托的作者牟子那樣的南遷民眾增

多，也為佛教的深入創造了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漢時蒼梧郡下十一城，戶一一一三九

五，口四六六九七五；交州偏南的屬郡──九真郡下五城，戶四六五一三，口二○九八九

四[註 7]。比之西北邊境人口減少（與西漢比），如敦煌一郡六城僅有七百餘戶[註 8]，可見當

地開發及發展的程度。 

  隨著地區開發的進展，與周邊地區乃至中原的交流也更為密切。任延是南陽宛人（今河

南南陽縣），錫光為漢中（大約在陝西南部及湖北西北部，治所在今陝西南鄭縣東）人。再

如建武十六年的交趾女子征側、征貳的起義，永元十二年（一○○年）、永和二年（一三七

年）等當地民眾起義的明顯增多，均為漢政府統治引起的。東漢派遣軍隊前往鎮壓起義，軍

隊要「修道路，通障豁」，無形中為開闢交通提供了便利。漢時，從交趾到杭州灣，從海上

出行至少需月餘，根據勞幹先生的考證，今天的福州即是中途食品供應地[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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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至西漢中期，以前被稱之為「蠻荒」的中國南方之地已與中原生息於同一版

圖，開始沐浴於同一文化。東漢初期，漢政府加強對交州南部郡縣的統治，促進了交州南部

地區的發展，正是交州自身優越的地理位置，使得「自漢武以來，朝貢必由交趾之道」[註 10]，

成為唐以前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港口，也為佛教由印度、中亞商人經由海上的傳入創造了條件。 

三、兩漢的海上交通 

  根據《漢書‧地理志》的記載，交州在西漢中期即可通外海：「自日南障塞徐聞、合浦，

船行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行可四月，有邑盧沒國。……自夫甘都盧國船行可二餘月，有

黃支國。……自武帝以來皆獻見。」根據藤田豐八及費琅（G. Ferrand）考證，黃支即印度東

岸的 Kanchipura（玄奘《西域記》稱建志補羅國）。[註 11]當時印度已為最遠端，儘管需要十

一個月。 

  人類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了交通的發達，對遠方國度物質的需求更會促進海上交通的繁

忙。西元前三十年，羅馬帝國兼併埃及，取得亞歷山大。誠如希臘地理學家斯特拉波說的，

亞歷山大「有優良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海上貿易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陸上貿易

地，則因為一切貨物都方便地從河上（尼羅河）運來，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註 12]。

亞歷山大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港口被強大的羅馬帝國奪得後，成為溝通羅馬、印度、中國的

西方起點站。西元前四七年，引水家依巴羅斯（Hippalus）發現印度洋上的定期西南風，為海

上交通提供便利。不裏尼烏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二三－七九年）在成書於七七年的《博

物志》中已述及至中國的情形：「從加斯比海（Mare Caspium 即裏海）和西徐古（Oceanum 
Scythicum）大洋，沿海岸折向東方。……直到一座名叫達比斯（Tabis）而靠向海邊的山為

止。……那裏首先遇到的便是絲國人，他們是以樹林中產的毛（按：即絲）出名的。……更

是驚奇的是人們……為求衣料遠至絲國。」[註 13]可見一世紀中期以後，隨著海上交通的開通，

羅馬人、希臘人已經知道前往中國的通道。 

  西元一世紀時，托勒密在《地理志》中提及的加底加拉，據裏霍希芬考為河內及其附近，

而藤田豐八主張為占城之盧容浦口[註 14]（盧容屬交州日南郡）。無論是取前者還是後者，交

州的確在東漢初期作為中國南方重要港口，聚集著西來的商人。據此，印度人可能也是通過

這樣的方式進入中國的，如「漢桓帝延熹九年（西元一六六年），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

外來獻」、桓帝延熹二年「頻從日南徼外來獻」[註 15]。此外，二十世紀以來，在印度、巴基

斯坦發現了六十八枚羅馬金幣，其中五十七枚在印度南部發現，金幣大多是屋大維和提比留

斯時代（四十四－三七年）。綜上所述，無論從地理位置上，還是從經濟發展來看，印度南

方無疑是一個重要中轉站。印度商人或搭乘羅馬的船或自行從印度沿海起航，到達交州。總

之，從一世紀中期開始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為佛教傳入開闢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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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教在南方之初傳 

  夏、商、周三代文化，雖有損益，但是她們都是中國文化原始組成部分。可是在中華大

地上因地域的差異，各地區在文化、思惟上已有了差異，及至春秋戰國更為明顯，比如以《詩》

為代表的北方文學與以屈原的騷體詩為代表的南方文學在風格上，部分用字上的差別；又如

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不同於受《易》、《庸》一系影響的後起儒學）傳承文、武、周

公的理想、制度，強調倫理。這就與重視形上學之探討的道家有著極大的區別。佛教傳入中

國初期主要還是依附於黃老思想，而有漢一代黃老思想主要盛行在今天山東、江蘇一帶和四

川。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漢初南方的吳王濞、淮南王安、河間獻王德等都以招致方術

賓客而聞名，他們的封國幾乎都在江淮一帶。到東漢直接與佛教有關的則是楚王劉英。劉英

在建武十五年（三九年）封為楚公，十七年（四一年）封爵為王，二十八年（五二年）就國。

「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更喜黃老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年，詔令天下死罪皆入縑

贖。英遣郎中令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詔報曰：「楚王誦黃老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其還贖，以助伊蒲塞桑門之盛饌。」[註 16]（按，伊蒲塞，漢

譯近事男。今稱優婆塞，男性居士。桑門，沙門）。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劉英因為性情關係所以在受封就國後在南方認識到佛教（「晚節」

兩字為要，否則可以在北方未受封時結識），雖然只是形式上的，但畢竟在當時並未作為奇

事來記載。其次，明顯可以看出佛教依附於黃老之學，有很強的地方色彩。佛教在西元一世

紀左右已有大乘佛教出現，在此前後，由於對釋迦牟尼的懷念，原先神話意識幾乎沒有的佛

教開始神化釋迦，大乘佛教流弊發端於斯。當是之時，中國已與南部亞洲國家建立海上聯繫，

來到中國的人士當然有信奉佛教的。一般而言，民眾信仰易於向非理性、神秘方向發展，所

以也較易結合於有很強神秘色彩的黃老之術。「桑門」也就是應該來自南亞的僧人（華僧之

出現要到西元二世紀嚴佛調等人）。 

  其次，我們看《梁高僧傳》卷一的安世高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

王薨……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以漢桓（一四七－一六七年在位）之初，始到中夏。」

湯用彤先生在校註時認為「中夏」即洛陽（見北京中華書局版），這樣就是安世高先至北方。

梁啟超先生在《佛教之初輸入》中表示出不同的看法，以下我們延續梁先生思路的整理傳中

安世高行跡並劃分如下：  

前世 許下度脫同學之願，適廣州，被一少年殺。 

今世 過廬山度 亭廟大蟒（前世同學）—赴廣州，尋到前世害己少年，

少年悟，隨之東遊會稽，安在會稽市中被誤傷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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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傳中又云：「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異……唯高所出，

為群譯之首。」可見他的語言、佛學水準都很高，如果不是在經過一段時間訓練，很難達到

（漢地當時無此條件）。又，安世高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佛經，屬小乘佛

教系統，而小乘佛教主要經典又是西元前一世紀成於錫蘭（今斯里蘭卡）等地。加之當時交

通條件，世高很可能是依如下行程（原記載神話太多，可能為多件事之組合）：安息－西亞

各國－南印度（錫蘭）－中國南方廣州－中原－廬山－廣州－會稽。對於出身皇室的世高希

望到政治中心傳教是不難理解的。在此我們以安世高為例，看出印度僧人入華另一途徑，這

種過程可能是由居士商人主導的，其影響是漸進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在漢末南方已有了不小的聲勢。如《梁高僧傳》卷一魏吳建初寺

〈康僧會傳〉云：「其父因商賈移於交趾。……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六經……。」設

想假如沒有學問高深的教授者，「篤」也是無有用的，這也就是康僧會學習佛教教義的背景。

又，《吳志‧劉繇傳》：「笮融者，丹陽人。……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金塗身，衣

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樓，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讀佛教，令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

聽受道，復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路，

經數十里，民來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當時的場景的確可以說是盛況空前了。 

  一種文化的傳播不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基礎正是西元一世紀中葉以降的積蓄，到那時

民間已有對佛教認識。如孫皓病時「婇女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圖）中求

福不』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婇女云：『佛為大神』……」[註 17]這段記載雖然還不脫

神話色彩，但「婇」通「采」，擇也。《後漢書‧皇后記》作「采女」。為東漢宮女之一種

稱號，其選自民家，故曰采女。可見那時民間知道有佛。 

  其次，根據上文，出現了銅質，塗以黃金的佛像供頂禮，亦表現了很濃的大乘佛教色彩

（大乘佛教經典常有供奉某一部經會有無量福報的說法）。且查中華之俗，武王伐紂載文王

之「木主」，漢桓帝立老子廟於苦縣，畫孔子像，似乎並沒有以銅為質來鑄像記載，而這卻

是印度造像文化之表現。民間如此，知識階層中在漢末三國初，也有託名為的牟子的人先信

奉儒學，後避難交州，信奉佛教，著《牟子理惑論》，倡導儒、道、釋一致觀點。 

  以上以中國南方本有的社會特質與以劉英、安世高、康僧會等為代表，回顧並分析了自

西元一世紀至三世紀佛教在南方發展狀況，可以說佛教在此期間以漸進方式在南方快速發展。 

五、總結 

  以上本文從佛教海上輸入首站交州與中國南方、中原的緊密關係，海上交通之發達與佛

教在南方之發展著手回顧，探討了在「東風亦備」情況下，佛教從交州輸入，並籍此傳至南

方各地，並擴展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其人員主要為西來奉佛印度人，時間約開始於西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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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這樣為佛教在南朝快速發展並形成與北方不同格局奠定了基礎。同時再次說明瞭研

究文化、宗教傳播的不能單單著重標誌性的事件，更要「漸」帶來的變遷。  

  

【註釋】 

[註 1] 詳見《魏略‧西戎傳》。 

[註 2] 見《南越五主傳》（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年七月第一版）。 

[註 3] 同 [註 2] 。 

[註 4]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列傳》。 

[註 5] 同 [註 4] 。 

[註 6] 《後漢書‧循吏列傳》。 

[註 7] 《後漢書‧郡國五》。 

[註 8] 錢穆，《國史大綱》（北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六年六月修訂第三版），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註 9] 勞幹，《閩中建制考》《北京大學百年國學文粹‧史學卷》（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一版）。 

[註 10] 《唐書‧地理志》。 

[註 11] 詳見馮承均，《中國南洋交通史》（北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年版）。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

編第十章（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年十二月新一版）。  

[註 12] 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聯書店，一九七三年第二版），第六十七頁。本文轉引自許永璋，《大

秦商人秦論來華若干問題探討》，《北大史學》第四輯（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年八月版）。 

[註 13]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一編第十三章（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年十二月新一版）。 

[註 14] 同 [註 13] ，第一編第十二章。 

[註 15] 《梁書》卷五十四。 

[註 16] 《後漢書‧光武十王列傳》。 

[註 17] 梁《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 


